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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来自全国农村的８１８１个样本考察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

响,结果表明:在村兼业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最高,然后依次为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

农业经营者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脱农农业阶层的参与积极性最低;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

差异主要取决于农民各阶层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体现出了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政

治参与行为的一般逻辑.为此,要激发农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就

必须采取诸如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

来增强村民和村庄的利益关联;同时也要根据各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动

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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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民主选举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一项伟大创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

要内容.通过民主投票选举村干部有利于村民表达自身的合理诉求,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调动

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发挥农村基层民众的集体智慧.
现阶段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虽然在制度上已经比较完善,但实践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民

参与选举投票的热情依然相对较低[１].首先,农民个体特征对其选举参与具有重要影响.杨明通过

对四县农民政治参与的考察发现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在选举参与行为上具

有明显差异[２].其次,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农民选举参与的重要因素,农民参与选举主要是为了谋求集

体公利、小团体公利或个人私利[３],只有当农民认为参与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农民才有参与积极性[４],
因此农民会为了误工补贴而积极参与基层选举投票[５].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域,经济因素

在村庄层面对农民选举参与的影响体现为经济发达地区村民的参与热情明显高于经济落后的地区;
同一村庄内,富裕阶层参与选举的热情更高,而经济收入较低的村民则相对冷漠[６].当宗族关系作用

于村庄场域时,农民的选举参与行为变得更加复杂.邱国良通过对某省４个大姓家族和２０来个小姓

家族研究发现,宗族规模通过政治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农民的选举参与行为,大姓家族和小姓家族

在高层政府信任层面没有显著差异,但对于基层政府,小姓家族则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７].此外,心
理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也是影响农民选举参与的重要变量[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已有文献对影响农民选举参与的因素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阐释,但依然在

三个方面存在不足.一是总体上看,现有文献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二是在为数不多的定量研究

中,区域性样本多,全国性样本少,这使得研究结论很难推广到全国层面;三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明显的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必然引起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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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如果忽略农民阶层分化这一事实,就难以抓住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本质特征,但现有研究中鲜

见从阶层分化视角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讨论.基于此,本文拟采用中山大学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调

查的全国性样本,考察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

　　一、我国农民阶层的分化与划分

　　职业分化是农民阶层分化的逻辑起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建立解放了一直以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这一新型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农民的职业分化提

供了物质基础[９].而后国家推出的诸如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以及加快小

城镇发展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则直接刺激了农村工商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发展[１０],这使得农民的

职业分化成为现实.不过这一时期的农民分化尚属于“离土不离乡”的较低水平分化.以１９８４年中

央一号文件«关于１９８４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为标志,国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长期以来坚如

磐石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职业分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工业化、城
镇化的推进使得农民职业分化进一步加剧,农村阶层分化的轨迹开始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１１].

社会学界自１９世纪以来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产生了马克思的阶级阶层分层模式和韦伯的多元社

会分层模式两种路径[１２].在我国,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改

变,多元社会分层模式成为学术界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要范式.但具体到我国农村社会,由于不同学者

采用的分层标准各异,使得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具有代表性的有陆

学艺等以职业为标准将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

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大阶层[１３],这一划分方式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

响.但也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以职业作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所需要的物质

条件,于是毛丹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资源可及性为标准将农村社会分为上层(精英阶层)、中上

层(代理人阶层)、中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等四大阶层[１４].近年来,以贺雪峰教授为代

表的华中乡土学派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土地和收入来源已经成为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线索,因
此他们按照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收入来源将农民分成了脱农农业阶层、亦工亦农阶层、在村兼业

阶层、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等五大阶层[１５].在这五大阶层中,脱农农业阶层和

亦工亦农阶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他们都以非农收入为主,其中主要包含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农
村私营企业主等群体,区别在于前者已不再耕种土地,家庭收入完全来源于工资收入或家庭经营收

入,而后者依然会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农业收入虽然只是补贴性收入但不可或缺,常见于农村“子工

父耕或男工女耕”模式的家庭.在村兼业阶层涉及的范围较广,且身份也较为特殊,包括农民企业家、
农业经纪人、乡村干部、农资经营者、乡村医生和中小学教师等,他们是农村的各路“精英”.规模化经

营大户阶层和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虽然都以耕种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但前者通过土地流转其经营

规模比后者要大得多,属于当今农村的“中坚”农民.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１．变量选择

(１)因变量选取.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的影响,从而揭示阶层

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逻辑.根据这一研究目的,本文采用农民“投票参与”作为本文的因

变量.计量模型中,若具有参选资格的被访者参加了上一次村委会的投票选举记为“１”,反之记为“０”
(表１).

(２)自变量选取.文中自变量包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两类(表１).农村“阶层分化”既是本文

的研究背景,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选取“农民阶层”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对上文三种农民阶

层划分模式的比较,本文认为华中乡土学派的划分方式更贴合农村现实,并且在实践中也更具可操作

性,因此本文将农民划分为脱农农业阶层、亦工亦农阶层、在村兼业阶层、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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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含义及统计描述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民投票参与
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１;
未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０

０．７５０ ０．４３４

自
变
量

解释变量 农民阶层
脱农农业阶层＝１;亦工亦农阶层＝２;在
村兼业阶层＝３;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
４;一般农业经营者＝５

２．７５９ １．６２５

控
制
变
量

村庄特征

村庄规模 以村庄常住户籍人数表示 ２２３３．０４０ １８９６．７１５
村庄经济类型 农业为主型＝１;非农为主型＝０ ０．６４３ ０．４７９

村庄公共基础设施
以村庄有无公共水利设施表示;有＝１;
无＝０

０．５７０ ０．４９４

村庄人际关系
非常不和谐＝１;不大和谐＝２;一般＝３;
比较和谐＝４;非常和谐＝５

４．１４０ ０．８２４

村庄宗族关系 以村庄姓氏数量表示 １９．６００ ２９．２９５家庭特征
家庭收入在村庄
中的相对水平

最低水平＝１;中等偏下＝２;中等＝３;中
等偏上＝４;最高水平＝５

２．５２４ ０．８４６

个体特征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５４０ ０．４９９
年龄 被访者实际年龄 ４７．３８０ １１．５６０
政治面貌 党员＝１;非党员＝０ ０．０５０ ０．２１６

文化程度

未上过 学 或 小 学 未 毕 业 ＝１;小 学/私
塾＝２;
初中＝３;高中或相当于高中＝４;大专及
以上＝５

２．４３０ ０．９４７

农业经营者阶层等五大阶层.本文的控制变量是指影响农民选举参与的其他因素,根据前面的文献

回顾,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被访者年龄、性别、政治面貌等个体特征变量;村庄规模、村庄经济类

型、村庄人际关系、村庄宗族关系、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等村庄特征变量;家庭相对收入水平①等家庭特

征变量.

２．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LaborＧforcedynamＧ
icssurvey,CLDS).该项目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每两年跟踪一次,乃国内首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跟

踪调查,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

科的大型追踪调查.该调查旨在通过对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社会结构、家庭、劳动力个体的变化与相互

影响进行系统检测,从而建立劳动力、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上的追踪数据库,以便为高质量的理论研

究和实证研究提供数据.
该项目面向全国２９个省市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从而保证

了样本的代表性.２０１４年的调查数据包含了２１８个农村社区样本,９０６６户农村家庭样本和１６５３２
名农村个体样本,本文在样本筛选过程中对信息不完整样本、无选举投票资格样本(年龄未达到法定

标准)以及居住地不在户籍地的样本做了剔除,获得有效样本８１８１个.样本的平均年龄为４７岁;其
中男性被访者４４０２人,占５３．８％,女性３３７９人,占４６．２％;党员３８９人,占样本总体的４．８％;样本中

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占到了５２．６％,反映出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总体较低.
从各阶层收入状况来看(表２),在村兼业阶层年均家庭总收入为５３３０９．１６元,收入最高,脱农农

业阶层次之,一般农业经营者最低.从收入来源看,脱农农业阶层的收入全部来自非农收入;亦工亦

农阶层和在村兼业阶层虽然也都以非农收入为主,但农业收入依然占有一定比重;而一般农业经营者

则主要依靠农业收入;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的农业收入占比为６２．１７％,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这可能是

因为政府的转移性收入(政府补贴)在这一阶层的收入中占据了一定比重,从而降低了农业收入在家

９８

① 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农民阶层”已经包含了诸如土地数量、收入来源以及家庭绝对收入等家庭层面信息,为了防止模型共

线,本文家庭特征变量仅选取了“家庭相对收入水平”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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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总收入中的占比.
表３报告了样本中农民各阶层的构成状况及其相应的选举参与情况.就各阶层在样本中所占的

比例来看,亦工亦农阶层占比最高,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次之,在村兼业阶层人数最少.总体上看,样
本中农民的投票参与率达到了７４．８％,表明整体上农民选举参与的积极性较高.五大阶层的投票参

与率分别为７１．２％、７４．７％、８４．７％、７７．５％和７６．９％,表明不同阶层的投票参与行为存在着明显差异.
由于农民选举参与行为会受到诸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判定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民选举参与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做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表２　各阶层收入状况

收入状况 脱农农业阶层 亦工亦农阶层 在村兼业阶层 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 一般农业经营者

家庭总收入/元 ４２５６３．４４ ３９８１４．４９ ５３３０９．１６ ３８７４２．６０ ２２１６９．５３

农业收入/元 ０．００ ８９９０．３６ ６７１３．１９ ２６７２３．６１ １９５００．６５

农业收入占比/％ ０．００ ２４．１７ １７．０８ ６２．１７ ８７．９６

表３　各阶层农民选举参与情况

农民阶层
样本结构

频数 频率/％

选举参与情况

参与投票人数 频率/％

脱农农业阶层 ２２２４ ２７．２ １５８４ ７１．２

亦工亦农阶层 ２８９４ ３５．４ ２１６３ ７４．７

在村兼业阶层 １４４ １．８ １２２ ８４．７

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 ４６７ ５．７ ３６２ ７７．５

一般农业经营者 ２４５２ ３０．０ １８８６ ７６．９

全样本 ８１８１ １００．０ ６１１７ ７４．８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农民选举参与”为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取 Logistic二分类模型检验各变

量对农民选举参与的影响,同时重点考察农民阶层变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如表４所示.

１．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的影响

表４中农民阶层变量在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农民选举参与

的重要因素.从计量角度看,表４中各个农民阶层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与脱农农业阶层相

比,其他四个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明显要高,结合表４中的概率变化值,可以判定所有阶层中在村

兼业阶层选举参与积极性最高,其次是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和一般农业经营者,然后是亦工亦农阶

层,脱农农业阶层参与选举投票的积极性最低.
脱农农业阶层的收入全部来源于非农收入,他们在村中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由于不再从

事农业生产,家里的集体承包地要么出租要么撂荒,他们对土地和村庄农业基础设施已完全没有依

赖.这一阶层虽然依然可能居住在原来的村庄,但他们的生活面向却在村庄之外.对于这一阶层来

讲,无论谁当选村干部都一样,因此他们不会像其他阶层那样去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对
村庄选举参与表现比较冷漠.

与其他三个阶层相比,亦工亦农阶层的投票参与概率相对较低(回归系数为０．１２４).这一阶层常

见于农村以代际分工为主的“子工父耕”型家庭或以性别分工为主的“男工女耕”型家庭,这一阶层虽

然依然耕种有土地,但他们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工收入或者家庭经营收入,农业收入充其量只是

家庭的补贴性收入,他们对土地和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并且他们一般也具有较

强的经济实力,一旦条件成熟就有可能搬离村庄到城镇置业,因此这一阶层对村庄的公共事务不太热

心,选举参与的积极性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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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变量对农民选举参与的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瓦尔德值 自由度 P 值 概率变化

农民阶层 — — ２２．２７８ ４ ０．０００ —
亦工亦农阶层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７ ３．４５０ １ ０．０６３ １．１３２
在村兼业阶层 ０．６５０ ０．２４８ ６．８８５ １ ０．００９ １．９１６
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 ０．３１５ ０．１２７ ６．１５７ １ ０．０１３ １．３７０
一般农业经营者 ０．２７７ ０．０７１ １５．２９５ １ ０．０００ １．３２０
村庄公共基础设施 ０．５３５ ０．０８５ ３９．７４１ １ ０．０００ １．７０７
村庄宗族关系

(测量指标为姓氏数量)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０ ５７．１９５ １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２

村庄经济类型 ０．２４０ ０．０５７ １８．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７２
村庄人际关系 ０．１７９ ０．０３２ ３１．９７７ １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
村庄规模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１ １０．３６５ 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３５
家庭收入相对水平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６ ３４．４６９ １ ０．０００ １．１０１
性别 ０．２６０ ０．０５４ ２３．５７６ 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９７
年龄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５４．２６３ 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７
政治面貌 ０．８２６ ０．１７４ ２２．４５１ １ ０．０００ ２．２８５
文化程度 ０．２８０ ０．０３４ ６８．１３５ １ ０．０００ １．３２３

　　所有阶层中在村兼业阶层和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选举参与的概率最高(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６５０
和０．３１５).在村兼业阶层主要由农村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构成.这一群体通常文化程

度较高,人脉关系较广,信息灵通,在村民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威望,属于村庄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阶

层.一定程度上,在村兼业阶层形塑了村庄的利益结构.这一阶层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政治热情,他们

会积极参与村庄的各类公共事务以维护自己在村庄的地位和利益.而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则是当今

农村名副其实的“中农”阶层,他们在村中的地位较高,影响力较大.这一群体对土地和村庄公共基础

设施的需求非常强烈,并格外渴望政府“项目下乡”的政策性收益.因此为了促进村庄的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并谋求各种政策性收益,这一阶层具有强烈的选举参与意愿.
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选举参与的概率(回归系数为０．２７７)要高于脱农农业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

但同时明显低于在村兼业阶层和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

来源,他们对土地和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依赖.作为利益相关者,他们在民主选举上有着较

强的参与欲望.但是由于这一阶层土地经营规模较小,人力资源禀赋和社会资源禀赋都相对欠缺,在
村庄中人微言轻,容易受到其他阶层的排斥,因此他们在投票参与中不够积极.

２．其他变量对农民选举参与的影响

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对农民选举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特

征层面,家庭收入的相对水平越高选举参与的积极性越强.村庄层面,村庄经济类型和村庄公共基础

设施对农民选举参与影响显著,在以农业产业为主的村庄,村民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比非农产业为主的

村庄要高;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越完善,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越高.同时,以姓氏数量表征的村庄

宗族关系对村民选举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村庄姓氏数量越多,意味着大姓占的比重

就相对较小,村庄的宗族势力就相对较弱,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就会相对较高.村庄人际关系对村

民选举参与具有重要影响,村庄人际关系越和谐,农民选举参与的概率也越高.村庄规模对村民选举

参与具有负向影响,这其实依然可以通过村庄人际关系这一变量来进行解释,因为村庄规模越大,村
庄就容易从“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的和谐度相应降低,村民选举参与的积极性也随

之下降.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对全国８１８１个农村个体样本选举参与行为的分析发现,农村不同阶层农民的选举参

与积极性存在较大差异:脱农农业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选举参与的积极性较低;在村兼业阶层和规模

化经营大户阶层选举参与的积极性较高;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居中.农民选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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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的阶层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生计方式,不同的

生计方式意味着农民对土地和村庄共同体的依赖程度不同,于是这种由于阶层分化所带来的与村庄

利益关联的差别也必然会引起阶层利益诉求和选举参与行为的差异;另一方面,不同阶层所拥有的资

源禀赋不同,而不同的资源禀赋则意味着不同的选举参与能力,由此也导致了各阶层在选举参与行为

上有所差别.
村级民主选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因此上述结论揭示了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各阶

层政治参与行为的一般逻辑.一方面,阶层分化使得农民身份地位的获得由他赋转向自致,这有利于

农民摆脱对传统政治权威的依附,增强自身的主体意识,从这一角度讲,农村阶层分化为农民的政治

参与带来了契机;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农民阶层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意外”后
果,面对这一后果,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还来不及调适,于是农民阶层分化又给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

带来了挑战和压力,比如农民是否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是否自觉行使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等.但总体

来看,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是农民是否参与村庄政治的决定因素,因此要激发农民的政治参与热

情,促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就必须采取诸如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夯
实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以此来增强村民和村庄的利益关联.但同时也要根据各阶层农民的利益诉

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动员措施.例如对于一般农业经营者这一相对弱势的阶层,关键是要保证他们

平等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权利,做到同票同权,增强他们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对于脱农农业阶层和亦

工亦农阶层,他们对村庄虽然没有多少经济依赖,但却依然有着情感的依恋.对于这两大阶层,只要

村干部能加强跟他们的联系,多听听他们的建议,让他们体会到自己对村庄的价值感,就可能激发他

们参与村庄政治的热情.而对于在村兼业的这一精英阶层,则需要进行引导和限制,以确保他们在基

层民主建设中发挥出最大效用的同时又不会损害其他阶层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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